
一卷红色典籍，回望万里长征；一页笔墨初心，映照百年军魂。陆军兵种大学广泛开展“书香映长征”读书活动，官兵代表们的演讲分享从红军将士的坚

守里读懂信仰的力量，从征途险阻的磨砺中明晰奋斗的姿态，从革命先辈的风骨中传承红色的家风，带领着大家共赴一场溯源初心、赓续血脉的书香盛宴。

大家纷纷表示，将以分享会为新的起点，常读长征书籍，常悟长征精神，常承长征薪火。时刻把伟大长征精神融入学习训练、作风养成全过程，把读书感

悟转化为教战研战、勤学苦练的实际行动，奋力走好属于青年一代的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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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福建连城，我家距离古田只有十公
里。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图书是《江一真
传》。江一真，福建连城人，14岁于古田会议
期间入伍，19岁跟随中央红军长征，担任红军
总医疗队收容负责人，一路上亲手救治数千名
伤病将士。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我的太
公。品读之间我恍然发现，我们家族四代人
竟然都是以刀锋为武器，踏上了属于自己的
长征路。

太公手中的刀，是救死扶伤的手术刀。太
公参军后，上级安排他学医，他克服了文化水
平低、不懂外文等困难，刻苦钻研医术，在外
科手术方面取得了较高的成就。1936 年 10
月，刘伯承元帅不幸中弹，伤势凶险万分。太
公亲自主刀，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连夜清创取
弹，成功保住了刘伯承元帅的伤腿，创造了长
征中的医学奇迹。全面抗战爆发后，太公奔赴
晋察冀前线，与白求恩并肩行医，共同创办白
求恩医务士官学校。习近平主席曾这样评价：

“江一真同志始终是一位勇于战胜困难的铁汉
子，敢于坚持真理的硬骨头，忠心耿耿为人民
的好干部。”这正是太公一生风骨最真实的
写照。

叔公江上舟手中的刀，是攻坚实业的等离子
切割刀。1965年，他考入清华大学，先后取得学
士、硕士学位；1979年远赴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
大学深造。取得博士学位后，他毅然选择归国效
力。他从零起步搭建集成电路产业体系，邀请众
多集成电路专家来沪工作，将全部精力倾注于大
国重器的研发攻关中。

父亲江继军手中的刀，是探索科研的激光
刀。父亲本科就读于哈工大，在校期间他深受
邓稼先、于敏等“两弹元勋”的影响，放弃留校
任教机会，在毕业后进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
院，深耕尖端物理研究。由于长年奔波于大漠
戈壁的试验场与实验室之间，积劳成疾，英年
早逝。那一年，他34岁，我只有6岁。父亲确
诊癌症后，哪怕在化疗期间，也仍然强忍着不
适完成着未完成的课题。在我父亲短暂的一
生里，他潜心钻研，在核心期刊累计发表学术
论文25篇，每一篇都是他以激光刀钻研微观物
理、攻克技术难题的心血结晶。“铸国防基石，
做民族脊梁”，就是父亲的长征。

如今我手中的刀，是保家卫国的刺刀。受家
中三代先辈精神的深深感召，去年9月，我毅然选
择参军入伍，成为一名军校学员。入学以来，我
努力实现“两个转变”，积极参与到“五四歌会”等
重大任务之中。每当我遇到困难，产生畏难情绪
时，家族往事便萦绕心头。

如果说，太公的长征是“生存”，让中国站
起来；

那么，叔公的长征就是“发展”，让中国富
起来；

而父亲的长征则是“追赶”，让中国快起来；
作为一名军校学员，我的长征只有一个主

题——“打赢”，让中国强起来！
今后我将以先辈的风骨为指引，手握刺刀，

坚定不移走好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军旅长征路！
让刀锋永映初心，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刀锋映初心 薪火代代传
陆军兵种大学学员 江秉锟

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的是石仲泉老先生的《长征
行》，书中有这样一个画面，一位年轻红军指挥员一手拍
在地图上，吼声炸开：“走的尽是弓背路！”

那是1935年，红军四渡赤水，在川黔滇绕了数不清
的弯，有人骂，有人怨，有人写信要求换帅。

那些让人叫苦的弯路，帮红军甩掉了四十万追兵，把敌
人拖垮、绕晕、撕开口子。弓背路从来不是冤枉路，它绕开的
是死地，绕出的是生机。弓背拉满，只为一箭穿云。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而家史，是历史最滚烫的注脚。
书页翻过几十年，烽烟散尽。但会理会议上关于“弓

背路”的讨论，我琢磨许久。发现这条路不光出现在历史
中，亦是我家三代人的三条足迹。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的爷爷穿上比自己人还大的军
装，随部队一头扎进异国的雨林。敌机天天在头顶盘旋，
他们把阵地扎在雨林里。高炮的膛线都打红了，却从未
后退一步。当我问起他的往事，他沉默了很久，“1970年
春节，炊事班好不容易包了饺子，敌机突然就来了。三排
的高炮阵地被直接命中，等我们冲过去，炮管还在冒烟，
人已经……找不到了。”他的声音哽住了，过了好一会儿
才说，“有个四川兵嘴里还塞着没咽下的饺子。”爷爷说到
这里，再没讲下去。

战友们，那个四川兵嘴里没能咽下的饺子，就是爷爷
那一代人咽下的答案。苦，咽下去。怕，也咽下去。命掏
出来，和这片土地一称，国家重，命就轻了。

这是爷爷的长征，也是他的弓背路，从国内绕到异国，
绕开了家门外的战火，为我们绕出了一片没有硝烟的天空。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如果说爷爷的长征是为了国，那我父亲的长征，则是把一
个“家”字扛在了肩上。

父亲没什么文化，他表达关心的方式笨拙得紧，有时
一句“要好好干”能翻来覆去念叨十几遍，念到我烦。可
就是这样一个连句漂亮话都说不利索的人，却用半辈子
的血汗告诉了我：一个男人的脊梁，是用来扛责任的。

他是长子，成绩最好，却第一个放下书包，扛起西瓜
去卖。头一回，下坡时连人带瓜摔出去，西瓜碎了一地，
脚也崴了。他含着泪，把没碎的瓜一个一个捡起来。后
来他才淡淡地跟我说起这事，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拖着一
条伤腿，扛着整个家，在土路上一步一步地挪。

后来，改革开放的浪潮来了。他从摆摊到开店，从亏
本到翻身，硬是把穷日子甩在了身后。

这是父亲的长征亦是父亲的弓背路，绕开的是穷，绕
出的，是一家人挺直腰杆的活法。

而我的长征，也是从一段“绕远路”开始的。
高中毕业那年，我没能如愿穿上军装。在厦门读大学

时，我站在海边，咸涩的海风扑面而来，我忽然想起年少时许
下的诺言：“我要参军，我要去能打仗的部队。”

入伍后的日子，是撕皮裂骨的蜕变。血迹在迷彩上
结成痂花，骨头在泥泞里淬火成钢。当部队把我再次带
到闽南那片熟悉的海边，这次不一样，这一回，我是手握
钢枪的中国军人。

爷爷生前说：“干革命，有时候就是等着、熬着，天总会
亮。”入伍第三年，我考入了军校。走进校门那天，看着身
边比自己小了整整四岁的战友，我忽然觉得，我这一路走
来，看似绕远，实则一步也没白走，这是我独有的“长征”。
我陪着这些年轻战友整理内务、爬战术，陪他们完成从地
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贴上学员军衔时，我心里只有
一个声音：我愿意这样，为祖国继续燃烧我的青春。

战友们，书读得越深，脚下的路走得越长，我就越明
白：新时代军人的长征，就是接过祖辈不惧牺牲的胆魄，
接过父辈扛起责任的脊梁，把“跟着走”的信仰变成“领着
跑”的使命。

弓背路的尽头，是箭之所向。我们绕过的远路，终将
成为后人笔直的行军线，绕出的远方，就是我们正在奔赴
的强军之梦。

绕出的远方
陆军兵种大学学员 周毅

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遵义人，遵义会议旧址的
砖木小楼、红军街的青石板路、凤凰山上的烈士纪
念碑，是我从小到大抬脚便到的地方。小时候放
学总爱绕着旧址奔跑，看展馆里泛黄的老照片、斑
驳的旧桌椅，听讲解员讲长征遇险、遵义转折的故
事，只觉得情节新奇鲜活，却从没读懂“转折”二字
的千钧分量。那时的我长在红色土壤里，只把这
一切当作家乡的寻常风景——熟悉地标，却不熟
悉历史的重量；听过故事，却没听懂故事背后的绝
境与抗争。

2024年3月，我从上海大学应征入伍，来到中部
战区陆军某旅。下连后第一次参观旅史馆，我的脚
步在“长征—遵义会议”展板前久久停住。上面清晰
写道：我们旅的前身，正是彭德怀元帅率领的红三军
团红5师。就是这支英雄部队，当年强渡乌江天险，
为遵义会议守住安稳会场，在强攻娄山关的硝烟中
力克强敌，为红军拿下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

那一瞬间，一股热流直冲心口。我从小在家乡听
了无数遍的红军故事，脚下这片红土地上发生过的战
斗，竟然就是我所在部队的真实战史。从前只觉得

“长征”“遵义”是纸上的宏大名词，那天我才突然明
白：我不仅是在遵义长大的孩子，更是从遵义走出来
的英雄部队的传人。家乡的红土埋着前辈的热血，军
营的番号续着英雄的火种，我沿着青春的路走了一
圈，终究走进了这段历史的延长线。

今年寒假，我静下心读完《遵义三日》，这本书没
有把遵义会议写成顺理成章的传奇，而是剖开历史的
褶皱，让我们看到伟大转折背后的挣扎、交锋与求索。

之后我又专程走进了从小逛到大的遵义会议纪
念馆，这一次，不再是走马观花，而是带着军人身份、
带着对部队战史的理解，重新走进了1935年那个惊
心动魄的冬天。

站在那间仅28平方米的会议室里，我望着一张
张旧桌椅，书里的人物仿佛走到眼前：周恩来主动揽
下军事失误、以坦荡胸襟为会议铺路，张闻天戴着眼
镜神情专注，身负重伤的王稼祥靠在藤椅上字字铿
锵……我在会场站了很久，从前只觉得这是间有名的
老屋子，那天却真切感受到了空气里的焦灼、思索与
破局的勇气。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这
十六字的遵义会议精神，从前我只当是纪念馆墙上的
标语、课本里的知识点。如今走过军营、读过这本书、
再回望来路，我才真正读懂了它的分量——它从来不
是空洞的口号，是绝境里不垮的脊梁，是争论中求真
的胸襟，是走自己路的底气，是为共同目标拧成一股
绳的团结。

去年新训时观看九三阅兵，当“郯城战斗模范连”
的战旗迎风驶过天安门，我攥紧了拳头——那是我所
在连队的荣誉战旗，是前辈们用鲜血拼来的荣光。那
一刻我无比清晰地意识到：我站的位置，是英雄们曾
经战斗的序列；我扛的钢枪，接续着前辈传下来的
使命。

对我而言，穿上军装不仅是个人的逐梦选择，更
是一家三代人的薪火传承。曾祖的军装染过烽火硝
烟，父亲的肩章扛着和平坚守，如今我身着戎装，在
训练场上摔打磨炼，手上的老茧、肩头的压痕，都是
我向先辈看齐的勋章。薪火不灭，战旗高扬！我定
当以青春赴使命，让红色血脉在强军征程上永远
滚烫！

三日星火耀遵义
陆军兵种大学学员 张锦涛

《长征路上的她们》是由军旅作家刘丽丽创作的
纪实文学作品，她用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真实记录
了红一方面军32位女战士的长征经历。

以往我们熟悉的长征叙事，往往聚焦于宏大的战
役与男战士的铁血。但这本书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常
被忽略的女性面孔——她们不仅要面对战火、饥饿与
严寒，还要承受只有女性才懂的生理与生育之苦。这
本书最打动我的，不是她们有多伟大，而是她们如何
在极致的苦难里，活出普通人的神性。

红军女战士钟月林，出发时只有19岁，和我年纪
相仿。组织劝她留下，她说：“我要走，我跟得上。”后
来我看到书里写，过草地时，她把一路藏的最后一小
袋青稞全数倒给伤员；自己无粮可吃，夜晚用篝火把
牛皮腰带烤软，撕成小块嚼食充饥；陷入沼泽时，她死
死攥住草茎，哪怕皮肉撕裂也不松手。

读到“烤软腰带嚼食”这个细节，我心里咯噔了一
下。这让我想起了来到军校的第一个冬天，三公里考
核，跑到第四圈时肺都要炸了，腿像灌了铅。当时我
心里有个声音在喊“唉，不行了，放弃吧”。但读过钟
月林的故事，我才认识到，所谓“跟得上”，不是身体不
累，而是心里有一股劲儿没泄。我幡然醒悟，青春不
是用来躺平的，而是要用行动证明“我能行”。

如果说钟月林让我看到了坚持的韧性，那陈慧清的
故事，则让我触摸到了信仰的硬度。书中写她在战火中
生下孩子，难产昏迷，还没看过孩子的模样，孩子就托付
给了老乡。读到她苏醒后，双手紧紧攥住胸前衣襟，一路
无声落泪却拼命追赶队伍那段，我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

作为一个年纪尚浅的女孩，我无法想象那种剜心
之痛。但我想起入伍之初，班长说：“进了军营就没有
男女之分，只有战斗力标准。”一开始我很委屈，觉得
凭什么我们要和男学员一样背那么重的装具，脚上磨
出血泡凭什么不能喊疼？但陈慧清让我懂了，战场上
没有“女孩”这个身份，只有“战士”这个职责。那些血
泡和汗水，不是为了折磨我，而是为了在关键时刻，让
我能像她一样，紧紧跟上队伍。而这，就是战场最真
实的法则，也是我们走向战位最坚实的底气。

书中最让我震撼的，是李伯钊和危秀英的对比。
一个是留苏归来的才女，一个是苦难深重的童养媳。
按理说，她们的人生不该有交集。但在长征路上，她
们都在做同一件事——为了别人牺牲自己。李伯钊
在雪山顶上冒着冰雹唱歌鼓舞士气，胸口阵阵发闷，
额角渗出的冷汗混着融化的雪水顺着脸颊往下淌，即
便如此，她也不肯停下；危秀英扑在伤员身上遮挡碎
石，任凭石块划出一道道伤口，后背的磕碰伤在潮湿
山路上反复磨破，直到翻越夹金山前才慢慢结痂。

这让我反思自己，入学以来，我总盯着自己的短
板：不够聪明，学东西总比别人慢；不够自信，自荐时
从未举过手、打过报告；不敢上台，唱歌、跳舞、主持总
是闪躲。但书里这两位截然不同的女性告诉我：决定
我们能走多远的，不是起点，而是选择。坚定报效祖
国的信仰，坚守为人民而战的初心，一路向前，就会看
到属于自己的柳暗花明。今后，我会把每一次训练当
成实战，把每一滴汗水当成勋章，展现出陆军兵种大学
第一届女学员的昂扬风貌！ （本报记者 朱茜 整理）

巾帼无畏 向战而行
陆军兵种大学学员 薛文华

书香映长征书香映长征 笔墨照军魂笔墨照军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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